
“你是唱挽歌，还是祈祷？”在

1996 年出版的《高晓松作品集·青

春无悔》中的歌曲《月亮》里，高晓

松写下了这样一句歌词。当年，

诗人顾城自戕于新西兰激流岛，

让高晓松深刻地感觉到一个时代

正在无可挽留地远离自己，于是

他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时代，发

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无法描述出那个时代的

确切模样，只记得那些书包里的

诗集、校园里的诗社，还有女生们

收集的写满小诗的书签。那时候

写一首诗比现在唱红一首歌收到

的信还多，那是个白衣胜雪的年

代，四周充满才思和风情，彪悍和

温暖。”当年27岁的高晓松，一只脚

站在青春的尾巴上，另一只脚踩在

社会的入口处，怀着一种惴惴不安

的心情，为自己过去的20多年时光

留下这几行文字作为纪念。

分裂者高晓松

今年四十有三的高晓松，依

旧 没 搞 清 楚 自 己 究 竟 是 该 唱 挽

歌，还是该祈祷。16 年的如梭光

阴，让他从当年面容清瘦的长发

少年，变成了如今身材发福的长

发中年，从那时风花雪月歌曲的

作者，变成了现时作为公众谈资

的娱乐人物。他的命运轨迹仿佛

是一道并不优美的抛物线，被截

然分割成 3 个不同的段落。

1994 年之前的高晓松是高级

知识分子家庭的公子哥儿、清华大

学的高材生以及多愁善感的校园

诗人；1994 年到 2011 年的高晓松

是《同桌的你》的词曲作者、校园民

谣的领军人物以及艺术电影导演；

2011年至今的高晓松，成了醉驾者

与劳改犯，外加票房不佳的商业电

影导演。

乐评人李皖说高晓松其实是

两个人，歌曲中的高晓松“纯情得

一塌糊涂，好像随时要哭出来，让

人以为他是个内向、伤感、学生气

十足的人”，但现实中的高晓松却

“轻佻、贫嘴、痞里痞气，满脸是浮

夸的笑，满嘴是七荤八素的浑话，

没一秒钟能够安静”。

这样两个共宿于同一副躯体

中的高晓松在离开校园 20 年后，

依旧在回忆着青春、爱情、理想以

及梦想，他将这些回忆的文字汇

集成书，并取名《如丧》。关于书

名，高晓松解释道：“那些特别美

好又时常让你感到慌张的青春岁

月，在你毫无准备的某一天突然

就 没 了，这 是 最 让 人 难 过 的 事。

‘如丧’其实就是如来的反义词。

如来的意思是如同要来，还没来，

但终归会来；而如丧就是如同要

丧，还未丧，但终究要丧。现在的

我，就处在一个如丧青春的年纪。”

在青春渐渐走远的同时，那颗

曾经平静而从容的心也成了高晓

松最怀念却最难以寻回的东西。

浮躁过后是更加浮躁，膨胀下面是

愈发膨胀，一次愚蠢的醉驾伤人，

瞬间将高晓松从天堂抛到了地狱。

184 天的牢狱生活，让高晓松

获得了反思的时间。他发现即便

是监狱里的雨声，都要比平日里距

离自己远 100 米。在四堵高墙间，

高晓松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人与过

去的事，就算是那些只相逢过一次

的故人，都成了他最珍贵的记忆。

“我为每个浮现在自己脑海

中的故人都写了一首短诗，那是

我最真诚并且最朴实的文字。”高

晓松说，“我发现只有在监狱里，

你的回忆才是纯粹而真实的。如

果在家中你想起某位故人，可以

立即拨通他的电话，或者翻出有

他照片的相册，那种感觉跟在监

狱里回忆是完全不同的。”

理想者高晓松

除了回忆故人，高晓松更想

找回自己。《如丧》的第一篇文章

名 叫《写 给 1988 年 暑 假 的 高 晓

松》，第一句话便是：“我们终于老

得可以谈谈未来。”

在这篇 3 万字的小说里，2011

年身在狱中的高晓松与 1988 年刚

刚考入清华大学的高晓松展开了

一段隔时空的对话，他将现在的

自己称作“我”，而将那时的自己

称作“你”。

1988 年的“你”，还能靠《霍乱

时期的爱情》和《更多的人死于心

碎》两个书名与为数众多的文艺女

青年搭讪，还在为了连手都没拉过

的初恋女孩酝酿《同桌的你》，还有

心思跟几个连未来是什么都不知

道的哥们儿组“青铜器”乐队，还一

门心思地为顾城的诗着迷为保罗·
西蒙的歌痴醉。而2011年的“我”，

却只能生活在一个“再没有人死于

心碎，因为一种叫做麻木的特效药

治好了这种鬼病”的年月里。最后

的结论则是：1988年的“你”快回来

吧，“我”不喜欢没有“你”的北京。

“那时候好多人都在弹吉他、

玩音乐。我总是说弹琴的孩子都

是好孩子，因为弹琴是一种宗教

式 的 忏 悔 ，它 能 够 洗 涤 你 的 灵

魂。不管平时的你是个什么样的

人，只要拿起吉他歌唱，你就会变

得纯洁无瑕。”高晓松说，“玩音乐

就像谈恋爱一样，最初的冲动过

去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情感灌注

在里面。每次琴声响起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九月开学时的暖风，

还有被风吹开领口的长发女孩。”

1991 年高晓松从清华退学，

一路流浪到厦门，和好多来自五

湖四海的文艺青年拉帮结伙，每

天风花雪月、拼酒弹琴。“厦大的

女生们一见我背着把破吉他，就

争着抢着给我煲粥喝。喝完粥我

们一堆小青年就聚在一块儿，望着

女生宿舍楼外海中那艘缓缓驶来

的白轮船，想象着自己将邂逅怎样

的女孩，遇到哪种类型的爱情。”

1994 年，大地唱片的《校园民

谣》甫一推出便火遍全国，而两年

后出版的《青春无悔》，更被认为

是中国校园民歌的巅峰之作。高

晓松说，当年的那批校园民歌就

像是自行车清脆的铃声，在汽车

笛声四处鸣响的嘈杂都市里，特

别容易让人收获感动。

“过去中国的歌曲很少讲一

个人是怎样成长和生活的，歌中

的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一个个

螺丝钉。”高晓松说，“校园民谣让

大家发现，原来螺丝钉也有情感，

也值得被歌颂。”

李皖曾说，校园民谣中最好

的一些歌，产生于一只脚踏进成人

世界时对青春的回头一望。在《青

春无悔》发行之后的16年里，高晓松

的音乐激情日减，匠气频增，离婚、

电影被禁、入狱等一系列事件裹挟

在混乱生活的洪流中，让他渐渐失

去锐气，日益力不从心，与自己一直

向往的理想主义生活渐行渐远。

“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

当它已倾斜得颓然倒下时，那些

失去了目光的夜晚，该用怎样的

声音去抚慰？”高晓松至今仍在以

这样的自问鞭策着自己。

10 多年前高晓松为丁薇写的

歌曲《上班族》中的一段歌词，特别

准确地描绘了他现今的状态：“于是

日复一日，然后年复一年，你上班不

厌其烦。想着爱吃的菜，想着前面

的家，你不怕夏热冬寒。偶尔你也

发愁，偶尔也会回头看一看，看一看

放风筝的少年。”高晓松很清楚理想

主义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正如

他自己的青春也一去不复返一样，

但当他奔忙于那些为钱写歌、为钱

拍电影、为钱当评委的寒来暑往的

日子里时，依旧会不时地回望那个

在路边翠绿色小花园中放风筝的少

年，因为那只看似遥不可及的风筝，

依旧牵动着他身体最柔软的地方。

1988 年的高晓松 19 岁，正肆

无忌惮地走在寻找理想的路上。

2012 年的高晓松 43 岁，对他

而言理想似乎快要变成奢侈品。

从老天桥一路走来
——访杂技表演艺术家金业勤

本报记者 张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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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至 14 日，第六届

中国交响乐峰会在杭州召开。

这是每年一度的中国的交响乐

团的盛会，吸引了全国各地共

130 余位业界人士参加，其中不

乏大众熟知的作曲家叶小纲、唐

建平、关峡，指挥家俞峰等。在

两天的会期中，各方畅所欲言，交

流与交响乐团管理建设相关的话

题。其中必不可少

的，便是普及交响

乐，也就是用现场

演 出 的 交 响 乐 吸

引更多的听众。

然 而 现 场 聆

听 的 经 历 正 在 受

到 所 谓“ 罐 头 音

乐”的巨大挑战。

首 当 其 冲 的 是 唱

片和 mp3，其次是

在 线 收 听 及 视

频 。 随 着 家 庭 影

院 的 更 新 换 代 和

音 乐 载 体 的 唾 手

可得，音乐会现场

即 使 是 铁 杆 乐 迷

的不二去处，也不

再 是 普 及 和 欣 赏

交 响 乐 的 唯 一 途

径。为此，前来参

会 的 香 港 管 弦 乐

团 总 裁 麦 高 德 在

主题为“创意曲目

策划”的发言中指

出，普及交响乐，

要 从 市 场 营 销 开

始 做 起 。 他 的 观

点是，良性循环、

自 给 自 足 的 乐 团

才 有 普 及 交 响 乐

的动力，发掘现场

音 乐 会 的 社 会 关

联性，使其成为与

大 众 生 活 息 息 相

关 的 精 神 家 园 。

麦 高 德 的 父 亲 是

位外交官，他本人

是 个 职 业 古 典 音

乐经营管理者，也

是 一 位 名 副 其 实

的 探 险 家 。 他在

发言中直言不讳地

讲到，市场调研显

示，社交性已经超越了音乐性，成

为越来越多人现场聆听音乐会的

考虑因素。为此，他提出现代的

音乐厅要有足够舒适、洁净和友

善的公共空间以供音乐会前后

和间隙的社交活动。其次他讲

到，要消除音乐厅台上台下的人

为隔阂。隔阂存在于字面和引申

两层含义。字面理解，观众席应

该离舞台较近，没有距离感，音响

清晰可辨；引申义则是音乐会的

选曲和呈现方式都要符合现代听

众的审美习惯。

为此麦高德举了一个很有

意思的例子。他提到，英超联赛

的现场场场爆满，而意大利联赛的

现场则经常只能卖出五成票。抛

开技术层面的统计，上座率的巨大

差异来源于球场对观众心理上

的暗示。英超联赛中的球场没

有跑道，因此观众席离球场更

近 ，缩 短 了 观 众 与 球 场 的 距

离。而在意大利联赛中，球场周

围 都 有 跑 道 ，增

加 了 距 离 感 ，由

此 失 掉 了 观 众 。

因 此 ，要 用 英 超

联赛的亲民性和

亲和力普及交响

乐，才能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事 实 上 ，麦

高德举出的几个

消除距离感的操

作办法已经在国

内 屡 见 不 鲜 ，比

如 音 乐 会 版 歌

剧 、室 内 乐 及 独

奏 和 独 唱 音 乐

会 、音 乐 与 会 话

的 结 合 、音 乐 会

中视觉因素的凸

现、冷僻曲目等。

但这些理念和手

段都需要在极佳

的市场运作下才

能发挥功效。他

说：“交响乐团管

理中最重要的3个

词就是 3M，也就

是市场营销、市场

营销、市场营销。

优秀的市场营销

和公关宣传是乐

团管理的基础和

法宝。”无独有偶，

国家大剧院管弦

乐团董事长郭玉

良在他的发言中

也谈到了乐团管

理的 3M 准则，分

别是音乐、管理和

市场营销，与麦高

德的理念不谋而

合。市场营销的

重要性可见一斑。

尤其在文化

体制改革日渐明朗的当下，全

国 许 多 艺 术 院 团 都 面 临 政 府

“断奶”。开源节流的做法一方

面是削减支出，但更重要的是扩

大票房和融资及赞助收入。只

有在优秀的营销和公关努力下，

交响乐团的所作所为才能为社会

所了解和理解。庞大的群众基础

和口碑也是商业赞助的必然前

提。除了消除距离感和体验现

场感之外，英超联赛或许提供

了一个品牌经营、管理、维护和

增值的绝佳案例，可供各交响

乐团参考。

可
否
像
英
超
联
赛
一
样
普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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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乐

贾
非
言

艺术·剧评

金业勤的名字也许不为现在

的年轻人熟知，但在中国杂技界

他是绝对的老前辈。他曾是北京

老天桥上响当当的杂耍艺人，又

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家级

杂技团——中华杂技团（后更名

为中国杂技团）的建团元勋之一，

更是为中国杂技团赢得国际国内

金奖的第一人。

如今，88岁高龄的金业勤是目

前唯一健在的老天桥“掌穴的”老

艺人（就是演出场子的主持人，也

是主演）。近日，他用地道的京腔，

对记者讲述了他的杂技人生。

与骆玉笙、侯宝林同台
于天津杂耍园子

金业勤是满族人，清太祖努

尔哈赤第十五代后人。可惜，到

他 的 祖 父 一 辈 时 ，家 道 败 落 。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更害

得他家破人亡。金业勤的父亲便

学了门修车的手艺，维持家计。

在金业勤 5 岁的时候，父亲给

他买了辆小自行车。从此，骑自

行 车 便 成 了 他 平 日 里 最 爱 干 的

事。金业勤上小学时就学会了在

自行车上玩一些小技巧。因为有

了这项特长，老师推荐他在全校

运动会上表演车技，他的精彩演

出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欢

迎。由此，坚定了他学习车技的

信心与决心。

由于生活困难，高小一毕业，

金业勤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往天

津，从此走上了学艺、卖艺的生涯。

“我拜在当时中国著名的魔

术大师陈亚南门下为徒。师傅对

我的车技很是赞许。因此，除了

跟师傅学习魔术，我还学到了很

多车技表演时用的功夫。在师傅

的指导下，我的车技进步很快，半

年之后便登台表演了。后来，我

的两个妹妹也来学艺，成了我的

助手。我们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

热烈欢迎。”金业勤回忆道。

师傅待金业勤极好，为了让他

在杂耍界站稳脚跟，特意请了众多

杂耍界的名人和报界人士参加他

的拜师宴，轰动一时。从此，金业

勤成了有门有户的杂耍界艺人了，

其演出的消息也时常被报纸刊登。

那 时，金业勤登台表演的场

地是在天津的几个有名的杂耍园

子，和他同台演出的也都是曲艺

界的名角儿，如刘宝全、白云鹏、

骆玉笙、马三立、侯宝林等。“侯宝

林对我帮助很大。那时候，在杂

耍 园 子 里，甭 管 是 唱 大 鼓、唱 坠

子，还是说相声、玩杂耍，都得在

演出前讲上一段话，这段话是对

观众的客气话。他就耐心地教我

怎么上台说话，让我受益匪浅。”

金业勤说。

北京老天桥卖艺的“小老黑儿”

在金业勤的记忆中，老天桥

是老北京一大特殊的景点。它地

处交通要道，多年来是五行八作、

三教九流的聚集地，更是吃喝玩

乐的大游艺场。虽然城里面也有

戏园子、电影院，可那都是有钱人

能 去 的 地 方 。 天 桥 就 大 不 一 样

了，有 钱 的 能 逛 天 桥，一 个 子 儿

（钱）没有的照样能逛天桥，像摔

跤、变戏法、耍狗熊、抖空竹等这

类卖艺的场子随便看，一年 365 天

从不间断。所以，它深受老百姓

的喜爱而经久不衰。

从天津回到北京后，金业勤

兄 妹 三 人 便 常 年 在 老 天 桥 撂 地

（露天卖艺场所）表演车技，如在

自 行 车 上 表 演 站 着、躺 着、钻 来

钻去，把自行车立起来当一个轱

辘 车 骑 等 ，他 还 落 下 一 个 外 号

“ 小老黑儿”。“ 那时候常年在天

桥卖艺的差不多都有个外号，如

摔 跤 的 宝 三、练 杠 子 的 飞 飞 飞、

举 刀 拉 弓 的 大 刀 张 等。”金 业 勤

笑道，“我外号的由来，说来也可

笑。那时，我们都在露天地里卖

艺，大部分时间都被晒着。我生

得 黑，且 越 晒 越 黑，最 后 真 跟 黑

人似的。从前老北京管特别黑的

人叫‘老黑’，又因我年纪轻，所以

大伙就叫我‘小老黑儿’。结果，卖

艺的那些年，没人知道我的真名，

只知道外号。现在 70 岁往上的老

北京，会有不少人知道天桥上有个

练车的‘小老黑儿’。”

金业勤告诉记者，在天桥卖

艺除了有真功夫，还得会好多对

付观众的“玩意儿”，如“圆黏子”

“开杵门子”等，才能挣到钱。“卖

艺的场子都得先‘圆黏子’，即变

着法儿地把人招引过来，等人多

了才正经地练功夫。之后，就是‘开

杵门子’了。简单说，就是在练真

功夫前跟大家说‘练完要给钱’的

套话，这话得说得极有水平，不然

辛苦练完，刚说要钱就‘酥黏子’

了（有的人看完不给钱就走，即或

有些想给钱的人也会被他们给挤

散了），挣不到钱。所以，这是个

很重要的环节。”“众位！我们要

是练好了不摔不砸，您看我小哥

仨练了半天真不容易，您带着方

便富裕，往场子里扔个块儿八毛

的，我们好养家糊口，忘不了您的

好处，谢谢您了。哪位说我没带

钱，没带钱没关系，您白瞧白看，您

给我们站脚助威，看我们练得好，

您给来一嗓子，给鼓鼓掌，我们也

谢谢您……”金业勤随即给记者

学了段当时卖艺说的话。

为中国杂技团
赢得第一块国际金牌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的 1950 年 夏

天，金业勤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艺

人 参 加 了 文 化 部 选 拔 演 员 的 会

考。文化部意在通过这次会考把

出类拔萃的艺人们聚在一起，成立

一个国家级的演出团。3天的考试

共选出 15 个节目、46 名艺人，其中

就有金业勤兄妹表演的《车技》。

1950 年 10 月 20 日，金业勤所

在的演出团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

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

出。演出之后，周总理向团领导和

部分演员询问道：“你们演的这些

节目是什么剧种？”大家的回答千

奇百怪，有的说叫马戏，有的说叫

杂耍，还有的说叫玩把戏的……周

总理想了一下，说：“就叫杂技吧。”

从这一刻起，中国民间的杂耍、马

戏、魔术等技艺终于有了一个合

适、统一的名字。当即，这个演出

团也被周总理定名为“中华杂技

团”。“我看着大伙，有人一边高兴

地笑，一边激动地流泪，自己也不

知不觉地流下泪水。我们这些一

直生活在旧社会底层的杂耍艺人，

如今也有了公平的待遇，突然间能

为国家领导人演出，感觉真是幸福

极了。”金业勤激动地说。

从此，新中国杂技一路蓬勃发

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我国

文化交流中获得国际金奖最多的

艺术门类。而金业勤就是此过程

的见证人，也是第一人。1950 年，

金业勤随中华杂技团赴莫斯科列

宁勋章马戏院演出，这也是中国派

向国外的第一个演出团。此后，他

共参加过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

友谊联欢节。1957年，他与其妹合

作表演的《车技》获第六届世界青

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杂技比

赛金质奖章，为中国杂技团赢得了

第一块国际金牌。1992年，他获得

首届“百戏奖”（中国杂技最高奖）。

希望还能为
广大民众演出

金业勤退休后仍高度关注着

中国的杂技艺术事业。“现在的杂

技跟老艺人练的完全不同了，是

集音乐、舞蹈、美术等多门类艺术

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观众不仅

看到了高超的技巧，更欣赏了高

雅的艺术。”金业勤欣慰地对记者

说，“现在以故事为主题的杂技剧

很多，是过去没有的一种形式，值

得提倡。可创作者们也要注意以

技巧为主的杂技，以及滑稽杂技

的编创和发展。希望杂技艺术能

多条腿走路，越来越好。”

此外，金业勤表示：“杂技艺

术来自民间，政府应多组织杂技

团，去给工人、农民、学生们演出，

宣扬杂技艺术蕴含的‘人要身体健

康、人 能 战 胜 困 难’等 健 康 的 思

想。这样做，各团才不会总盯着奖

杯，杂技艺术也能良性发展。”

去年10月，金业勤作为曾亲历

过天桥繁华的第一代杂技表演艺

术家，参加了北京天桥演艺区奠基

开工仪式。天桥演艺区规划总面

积 207 万平方米，将建设成为集北

京特色文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国外优秀文化于一身的东方艺术

演艺区。金业勤告诉记者，重建天

桥是他们这帮老艺人的心愿。希

望建成后既有“阳春白雪”，又有

“下里巴人”。工薪阶层下了班，花

10 元、20 元，就能看到精彩的表

演。“我会常去那里看戏，若身体允

许，希望还能为广大民众演出。”

高晓松：那如丧的青春，让我常常追忆
李 博

作为孩子们不可或缺的精神

食粮，儿童剧如何创新，作家、艺

术家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将孩子们

引进演出剧场，这显然是一件值

得用心用力去做的功德无量的好

事。因此，评歌剧《小英雄雨来》

的创作与上演，就显得很有价值，

也颇具意义。该剧在《听妈妈讲

那过去的事情》的优美音乐中拉

开序幕，剧中 4 名当代少年儿童通

过网络穿越时空，了解了雨来要

求参军、请缨送信、布置假雷、不

怕拷打等一系列情节，感受着雨

来浓浓的爱国情怀。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艺

发展飞速，拥有了一批优秀的儿

童文艺作家、艺术家及出色的儿

童文艺作品。但也应该看到，相

较成人文艺，儿童文艺仍然陷在

数量较少，质量不高，内容与形式

过于呆板、简单、传统等的困境之

中。儿童评歌剧《小英雄雨来》在

故事发生地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的成功首演，实属正逢其时，这部

剧以作家管桦创作的同名小说

《小英雄雨来》中的主人公雨来为

原型，用评剧、歌、舞相融合的形

式，再塑了一个机智勇敢、热爱祖

国的小英雄。该剧由河北唐山丰

润评剧团历时两年精心打造，跨

越时空，引领爱国精神，成为该作

品的最大亮点。

该剧摒弃了既往单纯描写抗

日战争时代的环境的传统老旧方

式，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把当

代儿童引领到抗日烽火年代。整

场演出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结

构全新呈现，将儿童趣味性、评剧

地方性、音乐欣赏性融为一体，采

取新颖的时空对话形式，在每个

场景结束之后都穿插一段现代儿

童聆听《小英雄雨来》故事的感想

与反应。其中，在雨来深夜出行

的一段剧情结束后，几位当代的

小学生对雨来的行为各抒己见，

路灯、电脑、“神马浮云”等带有新

时代烙印的事物和词语纷纷出

现 ，表 现 了 时 空 之 间 鲜 明 的 对

比。作品除了讲述小英雄雨来的

故事之外，还展现了身处不同时

空之间孩子的矛盾。通过沟通与

引领，使当年的爱国主义精神与

今天的儿童产生碰撞、共鸣，最终

走向融合。所以，这部儿童评歌

剧的社会价值也远大于经济价

值，它弥合了当代儿童精神的缺

失，让孩子们真正懂得爱亲人、爱

家庭、爱祖国。

该剧首演现场不断传来的阵

阵掌声，观众跟着生动的演出走

进了激情燃烧的年代，小主人公

命运的起伏让他们或激动、或赞

叹、或愤恨、或沉思。为了更加符

合少年儿童的观赏习惯，扮演雨

来的青年演员张岳云和剧团的 50

多名演员不断地揣摩、拿捏，不分

昼夜地排练、检视。“我们是中国

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经典

的台词，在演出结束后仍被观众

反复提起且津津乐道。学生陈欣

然说：“雨来不怕牺牲的情感深深

地感动了我们，我要好好学习，长

大了报效祖国。”

歌剧与评剧“嫁接”，是《小英

雄 雨 来》艺 术 探 索 上 的 一 个 创

新。歌剧好听、易懂，而评剧本来

就形成于唐山，流传于我国北方，

是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两者

的糅合，既弘扬了传统剧目，也增

加了新鲜剧种，让这部儿童评歌

剧能够走出唐山，传播更远，登上

全国的大舞台。

让孩子们感受英雄的魅力
———评儿童评歌剧—评儿童评歌剧《《小英雄雨来小英雄雨来》》

周思明

1951 年，金业勤在柏林马

列广场为参加世界青年与学

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万余观众演出。


